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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狂欢
——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的狂欢化读解

中文提要

新西兰是一个体育的国度，户外运动在新西兰国民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体育同时是新西兰的历史文化最重要一页，并且积极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本文从体育文化着手，系连并读解新西兰社会的多重层面。选取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为具体文本，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化”的文化研究方法，致力于运用多重视角阐释“狂欢节”语境；同时，将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理论引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本文既致力于勾勒新西兰在全球化视域下的身份处境；又关注媒体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内部多重力量冲突激荡所构成的张力；最后阐释狂欢化的体育文化所具有的哲学意蕴。

    新西兰浓厚的体育氛围和前人学者卓有成成效的学术成果为我开展对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保障。社会学理论多重视角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片面性进行补充修正；巴赫金“狂欢理论”也能有效增益社会学研究可能的路径——这是以“狂欢理论”分析SEVENS所具有的理论价值。SEVENS的狂欢语境，从编织出来的一刻起，就脱离了编织者的控制，而具有了极强的成长性。正是它的这种不可控性和成长性，保证了它较为准确的转译了新西兰社会多重力量的冲突。因而为我们透过这一特定的体育文化文本观察新西兰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外文提要

New Zealand is a country of Sports. Outdoor sports play a important role in New Zealander’s everyday life as well as take active part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essay starts with analyzing sports culture to connect and interpret several dimensions of New Zealand Society. It chooses Wellington SEVENS Rugby Tournament as a concrete text, uses the “Contextualized” cultural study approach of Frankfurt school to interpret “Carnival” context from multiple angles, introduces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into socio-culture study domain at the same time. I try to landscape the situation of New Zealand’s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 then, observe the controversies and pressure created by multiple forces inside the society through media telescope, and finally demonstrate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the carnival sports cultural text. 

The heavy sports atmosphere of New Zealand and previous effective academic achievements provide me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research of Wellington SEVENS Rugby Tournament. The multiple angles of sociology theories can amend the bias of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can be supplement to the possible approaches of social study—that is the theory significance of doing carnival study of SEVENS. The Carnival context becomes independent of the control of the weaver since it has been made up and gains the high-growing potential. It is the uncontrobility and high-growing potential that assure it can transmit the controversies of New Zealand’s society in a reliable way. Thus it legitimates the methods of observing the New Zealand society through this particular sports context and endows the study great reality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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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新西兰是一个体育的国度，户外运动在新西兰国民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运动是为人们的生活增添色彩和刺激的关键元素。简单的说，运动就是他们的信仰”（Mitchell 1972）。周末惠灵顿的商店纷纷停业，各个机构也没有加班制度。这个南半球发达国家的首都并没有浓烈的商业气息，人们更多地是走到户外，阳光、沙滩、冲浪、草地、橄榄球、山地、攀岩是新西兰休闲生活中最亲切、最时尚的标签，这是许多外国人对于新西兰的直观感受。美国学者Wink,s.R.W(1954)评价道“新西兰人对于体育的热情的平均水平要远远高于美国人，他们总是在射门……”。实际上，体育是新西兰的历史文化最重要一页，并且积极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正如新西兰体育部长Trevor Mallard (2006)所说：“体育在我们的国家身份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带给我们团队精神，激发了国家自豪感并团结了 整个国家。通过体育事业取得的世界级的成功，我们展现了追求卓越的奉献，对于实现潜能的渴望和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

本文将从体育文化着手，系连并读解新西兰社会的多重层面。我选取了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为具体文本，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化”的文化研究方法，致力于运用多重视角阐释“狂欢节”语境；同时，将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理论引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本文既致力于勾勒新西兰在全球化视域下的身份处境；又关注媒体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内部多重力量冲突激荡所构成的张力；最后阐释狂欢化的体育文化所具有的哲学意蕴。

回顾前人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记录了体育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并且附有相关历史、政治背景
。翻开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学书籍，大多都有章节专门选取体育为视角进行研究。实际上，在西方国家，透过体育文本透析社会的学术已经蔚为大观。正如法国哲学家Robert Redeker在新西兰科技东部研究所国际事务司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所说“我们仿佛被体育锁住……我们要处理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副产品，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进步。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历史学家们将会称我们的时代为‘体育时期’，正如今天我们讲‘启蒙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我们时代的所有特点，以及所有意识，连同加固它的意识形态，都被体育负载着。体育不是边角料，而是核心”。也就是说，体育不再只是人们休闲生活的一个子栏目，不再是文化研究的子题，体育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是受商业和媒体文化影响、各种社会力量交织投射的焦点领域。以体育为核心的文化社会学挑战着传统社会学中“核心社会单元”概念（Tischler 1996）——即家庭、经济、政治、宗教、媒体和意识形态等研究对象。但同时体育文化研究为透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权力结构和冲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为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一块多产而富有创造性的试验田。新西兰浓厚的体育氛围、体育在新西兰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前人学者卓有成成效的学术成果为我开展对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保障。

我在题目中使用了“狂欢化”解读，并不单纯指采用俄国文艺批评家M.M.巴赫金（1968）为分析16世纪法国作家F.拉伯雷的《巨人传》而创建了“狂欢化”文学理论模板。实质上是指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语境化“
的文化研究法去解读狂欢节语境下的体育文化文本。
我将这一特定的文本看做在文化层面上重演社会根本冲突的那种你争我夺的领域（凯尔纳，2004），既关注统治阶级的控制力量；又关注对霸权的抵制力量，寻求一种政治化的解读。同时，创新性地引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目的不在于证明这是解读“狂欢式”的体育文化的最好理论工具，而在于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之外寻找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文学、哲学源头的阐释路径，。狂欢化的文化文本其多义性和复杂性排斥单一理论工具的简单化读解，能够负载多重视角，而不会显得牵强。多重的理论工具和视角，看似繁复无序，但是这正符合凯尔纳（2004）追求的多重视角研究。如他所提倡的，我将全球化理论，媒体文化视角，性别理论和民族志方法等各种批评角度结合起来，再加上“狂欢理论”带来的对于文本宏观的、哲学化的认识，我力图为认识文化文本提供更丰满、全面和有张力的读解。回顾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从一提出就在西方受到了旗鼓相当的欢呼以及责难。批判巴赫金的主要论据是，他忽视了中世纪狂欢节位于基督教语境中，其背后具有相当强大基督教教化动力，他忽略了中世纪文化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片面地强调了狂欢节民间文化来源，简单地将狂欢节和狂欢化文学作为了反抗力量——主流的基督教教会文化的对立面。社会学理论多重视角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片面性进行补充修正；巴赫金“狂欢理论”也能有效增益社会学研究可能的路径——这是以“狂欢理论”分析SEVENS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对于惠灵顿SEVENS这类参与度与开放度极高的狂欢式的体育文化，如果我们仅仅将狂欢节上各种奇装异服理解为是狂欢气氛下自然而然的选择，就丧失了许多深入探究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机会；如果我们以为SEVENS中充满的性别、种族符号，尤其是各种亚文化的象征，是被统治的社群以“狂欢节”为名，不顾一切的伸张和反抗，显然就忽视了SEVEN作为一项官方主办的赛事，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织作用；如果我们仅仅将SEVENS看做资本主义的统治集团以及利益同盟——各大商业团体刻意编织，以打造新西兰体育强国和缤纷文化的形象，并从商贸行为中获利，就忽视了民间参与性力量的个性和诉求。因而对SEVENS做“狂欢化”解读应该避免将文本简单化地解读为“统治阶级霸权符号”，“主流意识形态的哄骗”或者“亚文化的反抗”中的一类。我们要充分意识到，SEVENS的狂欢语境，从编织出来的一刻起，就脱离了编织者的控制，而具有了极强的成长性。正是它的这种不可控性和成长性，保证了它较为准确的转译了新西兰社会多重力量的冲突，因而为我们透过这一特定的体育文化文本观察新西兰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图景、狂欢节、理论

“惠灵顿SEVENS是一项年度性的七人制橄榄球国际锦标赛。此项赛事是由国际橄榄球委员会（IRB）举办的，新西兰橄榄球联盟（NZRU）和IRB的承办合同从2007年直到2011年。这项赛事每年二月初举办，吸引十六个国家的球队，在新西兰惠灵顿Westpac球场进行角逐，另外有超过五万名观众到现场观战。这项锦标赛已成为新西兰最顶级的体育赛事。惠灵顿SEVENS还因其狂欢的盛会气氛而赢得盛誉，大量的观众身着奇装异服，扮演各种角色。从ABC电视台的卡通片《摩登原始人》到美国传统吉祥物泰迪熊；从萨达姆•侯赛因到乌萨马·本·拉丹再到乔治•布什。”（资料来源：Wikipedia）

从以上资料显示出，SEVENS的狂欢气氛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充满了商机；人们身着奇装异服，吸引着各路传媒的镜头；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无所顾忌地痛饮豪吃，没有间隔地尽情狂欢。这一狂欢节既以体育之名成立，实质是体育赛事，同时也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成为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化文本。” 正如Mikula M.(2008)所说，“狂欢节的习俗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元素，它是一种对于社会等级的反转，它是一种毫无约束的庆典和释放。SEVENS打破了传统的体育赛事中，运动员比赛或者“表演”和观众观看之间的明确界限。虽然观众依然遵守着一些行为规范，如不能越过护栏到场地中央。三天的锦标赛期间，无论是在惠灵顿的大街小巷，还是在Westpac球场，我们很难认定，球员才是目光和镜头的焦点。实际上，身着各式出位行头的观众亦是演员，球员亦可能成为瞠目结舌的观众，二者不过在狂欢海洋中职能和分工不同而已。这样的角色互换说明SEVENS不能仅仅采用技术统计，定量研究的方式读解，这是一个参与度极强的文化事件。而参与性正是巴赫金“狂欢理论“
和“狂欢式”
文学理论最核心的特点。巴赫金（1968）认为——“狂欢节从来不是被动地被观察的，而是，完全地被每个人关注和参与着。在这里，表演者和观众之间没有障碍。这里存在着一种亚文化对抗官方阶级意识的潜能，因为它包含了强烈的团结意识，并通过生与死的残酷换位，激起了持续的对于共同性存在的意识。”
首先，我要解析来自于新西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the Dominion Post》在SEVENS现场拍摄的具有代表性图像，以给予读者关于SEVENS的直观感受，并体会“狂欢语境”的怪异风格、对秩序的反转和极强的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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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07SEVENS狂欢节上与农神节相关的牛头和裸露性器官的奶牛形象——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农神节。如导言部分所述，此观点遭到许多西方史学家的批判，认为中世界狂欢节更多是基督教会——统治阶级的教化和自我调节手段。但巴赫金对于狂欢节民间传统的过度强调实际上是突现了“狂欢节”对于民众话语权的伸张。分析SEVENS除了要看到这是新西兰政府组织支持下的活动，同时要看到，新西兰的欧洲移民必然保有先民祭祀农神的狂欢记忆。其次，新西兰橄榄球运动从创立之初就包含着狂欢的元素，“橄榄球是男人的游戏，从一开始就和酗酒以及俱乐部生活联系在一起……赌博，另一种弥漫早期男性殖民者生活的活动，随着橄榄球运动蓬勃发展”（Phillips 1996），运动的发展催生了俱乐部文化，而早期俱乐部正式狂欢活动的场所——“1836年的Kororareka是超过一千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大本营：商人，捕鲸人，水手，刑满释放的囚徒和沙滩游民，他们充满激情地酗酒，唱歌，跳舞，斗殴，嫖宿和赌博”(Grant 2002)。“‘橄榄球，赛马和啤酒’成为了早期殖民地时代新西兰文化的标签”（Thomson, R & Sim, J 2000）殖民时代毫无节制和约束的，粗俗而混乱的生活，说明SEVENS并非只是商业时代，新西兰政府对于南美等地的桑巴狂欢节的复制和移植，这一狂欢活动在本土具有深厚的民间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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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男性披挂着过度膨胀的假体，再套上超大号女性的泳装，既可以解读为男性表达对于女性过度肥胖的不满——这显然是一个不友好的性别政治化读解；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巴赫金对于肉体形象的哲学读解——“人体采用了宇宙的规模，而宇宙则肉体化了”（巴赫金 1998a）。异常突起的腹部与不顾文明礼仪的狼吞虎咽和丰饶多产的生育意味联系在一起。“在怪诞人体的参照下,现代人体规范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异常突出,所有被现代人体规范小心翼翼遮掩的人体部位和器官重新回到了整体性的人体中,并显示了它们的创造性、开放性的意味（梅兰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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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部分人看到这张图片都会在心里大呼“God!”并且贴上色情、庸俗的标签，如果有人胆敢这样装扮上街或者进入体育场，无论中外，均会因为有伤风化而被警车带走，媒体也会以“不满球赛结果，男子裸体泄愤”的标题进行报道。然而，这名男子不仅没有被责难，显然反而很受欢迎。因为狂欢节语境与日常生活语境彻底分离，甚至是站在对立面。要理解这样的图景， 首先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指导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具有强烈的构建性；其次，狂欢节的功能正是在于突破一切人为的建构去体验一种“前构建”时代的混乱、无序、充满一切可能性的、充满生机与激情的美感。正如巴赫金（1998a）所说，狂欢节“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画面中的男子不会惧怕自己被社会伦理贴上越轨的标签，其一是因为在“第二个世界”里，日常伦理道德是失效的；其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作秀，“第二个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无论如何出位，都只是构成这一统一化的、狂欢和颠倒的世界的一个元素，个体并不突出，而是消融在一片疯狂的人海中。图片中的男子不过是为自己，也帮别人体验“第二种生活”。当然，对于男子用“V”字形荧光带强调性器官的读解，既可以视作是激进的男权主义者对于父权的标志（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一个关于永恒的父权社会的神话。我们也有另外一条哲学意义上的通路，物质-肉体下部形象通过刺目的生殖崇拜，将人体连同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统统降等，矮化，庸俗化。用反崇高的方式来质疑和嘲讽了人类道德规范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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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SEVENS狂欢活动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许多观众组成了团队，多人穿着同样的服装。如上左图，几位妇女身着美国动画片《辛普森家庭》中主人公“妈妈”的服装，如果仅仅是单人行为，那么也许不会引起关注，但如果是团队行为，不仅规模效应更吸引眼球；同时这种波普式的行为，暗合和调侃了美国流行文化再全球复制粘贴的运作模式。右图是一群身着同样粉色芭蕾裙和桃心形墨镜的男女。这不仅突破了个人的界限，更突破了性别界限。这体现了一种对于集体认同感追求。对这种“团结”意识的哲学阐释，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又一核心。这种突破了个体和性别的集体经验，是一种对于现代社会日益强化的个人空间意识的反动——现代、后现代语境下，人们日益内向化、个性化、私密化而产生的孤独感因此而消解，通过角色扮演与他人的同一，模糊了“我”与“他”、“世界”的清晰界限，从而缓释了弥漫于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对“我”的定位和角色的焦虑感。

三、全球化视域下的身份焦虑

第一部分中的SEVEN图片，无论具有怎样政治和哲学含义，我们都能从人们的脸上识别出一种标志——笑。没有人能设想有人会在狂欢节的现场流泪、伤感甚至持任何笑以外的表情。巴赫金赋予了笑“欢乐”以外的，形而上的含义。他认为狂欢节式的“笑”具有三重含义：其一是全民性，即每一个人都在笑。其二，包罗万象性，即笑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笑别人的人，同时也是被别人笑的人；正在笑着的事物，同时也是可笑的事物；整个世界可以从笑和可笑的角度进行理解。其三，双重性，这种笑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凌建侯2007）。前两种笑在图文的注解之下都易于理解，但是第三种笑似乎给狂欢节的欢乐抹上了“黑色”的因素，笑既代表它自己的立场上，同时又体现其对立面的立场——恐惧。笑的对立面不是严肃，而是恐惧。真正的诙谐（笑）是不排斥严肃的，是对于严肃性的精华与补充（梅兰 2004）。从笑着手，我们看到了“严肃”和“恐惧”二词，严肃可以理解为，笑具有反抗功能甚至是救赎功能——是人们对抗恐惧的方式，因而具有严肃的哲学意义。那么“恐惧”什么呢？我想将其替换为一个文化社会学中更普遍的概念，就是“焦虑”。实现对SEVENS的“狂欢化”解读，我们就不得不深入语境内部，站到“笑”的表象的对立面，去研究这一文本所包含的个体、社群乃至整个国家的焦虑。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阐释这些焦虑。一是，全球化视域下，新西兰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身份认同的焦虑。二是，透过媒体滤镜，观察新西兰社会内部，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根据Jackson.S, Scherer.J & Silk.M （2007）的观点，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新西兰体育的影响，可以概括为资本、市场、产品和文化形象之间的多向流动。全球化进程被视为当代国家身份认同的一大威胁。所谓谓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这个复杂概念包含了历史，卓著成就，民族个性特征，国家偶像和符号（Edwards, M 2007）。国家身份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凝聚整个国家和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核心概念。全球化给新西兰带来的身份困惑和焦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方面，新西兰作为南半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高度重视全球化的生产、服务和资本流动为本国取得新市场以及确立和重构国家身份所带来的机遇。因而，它积极参与到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政治、资本和价值观的活动中去。我们看待SEVENS的时候，既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其民间文化渊源；同时，也要看到，这个节日的民间渊源毕竟只是带有狂欢色彩，是不成形的、混沌的；而SEVENS清晰地以“狂欢节”的身份示人，是由新西兰橄榄球联盟（NZRU）和国际橄榄球协会（IRB）的一纸合同而建立起来的新传统。新西兰以其南半球特殊的地理区位，选择了每年的二月初举行这一项赛事。当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抵御着严寒时，新西兰以盛夏的阳关，体育的激情和狂欢节的火热向全世界发出邀请。“跨国赛事不仅仅是世界性的宏图，也作为主办城市的广告，展现当地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Whitson & Macintosh 1996）。不难看出，新西兰这个旅游大国，将SEVENS作为提升其旅游业国际竞争力的手段，看准了北半球的国际旅游客户冬季旅游的需求，创新性地将狂欢和运动元素结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分一杯羹。同时，新西兰也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那么良好的国家品牌或身份认同就至关重要。通过SEVENS，新西兰展现给全世界的健康、阳光、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形象。但在这种积极的全球化参与者的姿态背后，我们还要注意潜藏的深层忧惧。由于新西兰其地处南半球，远离全球化中资本、生产和市场聚集的几大核心区域（北美、欧洲、东亚）；它同时是一个疆域和人口都极为有限的岛国，新西兰面对国际竞争自然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加深刻的担忧——自己会被全球化排斥在外。

第二方面，全球化从来不是单向的进程，如果某一国家的政府想依照自己的意愿向世界展示编制好的国家身份，恐怕是一厢情愿。全球化的文化影响可以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向度：同质化和异质化。同质化预示着一个被全球统一标准控制的时代的到来。异质化却拒绝全球科技和产品的印象，更欣赏和强调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和本土性（Jackson，S 2000）。新西兰在通过SEVENS输出本国文化，树立国家认同的尝试同样冒着被涌入的文化帝国主义
吞没的风险。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通常等同于美国化，也就是本土文化，比如新西兰在美国体育文化的冲击下，渐渐消逝（Jackson.S,2007）。美国文化对于新西兰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是，美国偶像取代了新西兰偶像，新西兰少数族裔更能在美国黑人文化中寻找精神偶像和归属感。两位美国黑人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和老虎伍兹，已成为全世界包括新西兰的偶像。这两位杰出运动员克服了许多很障碍而成为了全世界最瞩目的任务，部分是因为传媒对其体育成就的报道。其次，美国品牌通过全球性的广告战略，主宰了新西兰青少年的时尚潮流。新西兰的大街小巷，青少年最流行的服饰都打上了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体育用品巨头的标志。毛利和波利尼西亚族青少年则特别倾向于以美国黑人的服饰、音乐和风格来标榜自己（Andrew,s1996; Cole& Andrews,2001）。这一现象表明新西兰的少数族裔采用了美国式的文化符码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重构了自己美国化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而新西兰式的国家身份认同却渐渐模糊。

第三，全球范围内球员、教练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威胁着着新西兰国民运动——橄榄球的独立发展。橄榄球运动之所以被称作国民运动，是由于其“不仅仅是一项游戏，更是整个国家健康状况的气压计”（Phillips,J 1996a）.1905—06赛季“全黑队”（新西兰橄榄球国家队昵称）的前身在英国取得的一系列卓著战功，在新西兰国家身份的建立中有着重大意义。国家队的胜利不仅仅给橄榄球迷带来了幻想和浓厚兴趣，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国家。当时的首相Richard Seddon把他自己的政策与球队的胜利联系起来；时任新西兰驻英国首席大使更是确保了所有主流英国报媒都以这样的身份来定义新西兰——一片充满了机会的土地，它的气候和社会环境缔造了健康的成功者，正如胜利的橄榄球队所体现的那样。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新西兰的体育日益被国际商业力量渗透、牵制乃至于操控。新西兰政府希望通过体育构建良好的国家认同将越来越困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西兰橄榄球运动从业余向职业联赛发展——其职业化进程竟然是由于澳大利亚两大体育传媒巨头争夺市场之战而开启。在免费电视向付费电视转变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传媒巨头Packer意识到，橄榄球联赛是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电视产品，于是早在1995年，Packer就 率先取得了澳大利亚橄榄球联赛（ARL）的转播权。而另一巨头Mureoch对此的回应则是创建自己的联赛，成立超级联赛（SL）与ARL进行对抗。随后Mureoch宣布，不管是澳大利亚橄榄球联赛（ARL）还是新西兰橄榄球联盟（NZRU）的球员转会到超级联盟（SL）都能获得前所未见的巨额薪金。由此，一场史无前例的球员争夺战开始了。NZRU为了保持对于本国球员不流失，只得与Mureoch签订协议，以5亿美元将新西兰橄榄球联赛十年的电视转播权转让（资料来源：Fitsimmons 1996）。尽管NZRU与Mureoch签订了电视转播合同但是仍然无法杜绝在全球化过程中球员国际范围内的流动过盛和向着资本大鳄的集中，NZRU还能保持对本国球员乃至新西兰橄榄球事业的统治多长时间，很难预料。很难想象如果NZRU失去了最具价值的球员，当国民偶像在他国俱乐部效力，新西兰还如何延续橄榄球缔造的国家神话；如何通过体育的成功来确认国家身份；用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来凝聚和鼓舞它的国民。

第四方面，新西兰正处于“后殖民时代”国家身份的转型期。全球化导致了国家身份的困惑。回顾新西兰历史，橄榄球运动被早期殖民者从他们的故乡——英伦三岛带到了新西兰，而且以粗鲁、野蛮、崇尚体力的特点迅速成为了最受男性殖民者欢迎的运动。早期殖民者在橄榄球运动中构建了新西兰最初的国家身份——白人、硬汉，男性主义形象。橄榄球运动，复现并夯实了殖民拓荒者的一代不同于英国的价值观“户外生活造就了身体上的吃苦耐劳，过人的灵活性和精神上的适应性，勇气，团队协作，和友好情谊，平等主义精神和谦逊的领导意识……”（Philips,1996a）这样的身份认同显然区别于英国阶级制度森严，追求中庸，崇尚绅士风度的身份认同。前文提到的1905年新西兰橄榄球队在英国本土的大获全胜被视作新西兰国家身份建构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联系到1907年新西兰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独立，获得主权。我们意识到殖民地“全黑队”在“宗主国”土地上的胜利，具有多么重大的政治意义。体育的成功鼓舞了国民对于成功的国家的期望和信心。“一种热望四溢弥漫并充满激情，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胜利！这就是将新西兰橄榄球运动和它的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南部英格兰亲缘区别开的特点”（资料来源：Daley 2005），实际上，这种对胜利的渴望和独立的诉求相互滋长。体育胜利带来的新西兰国家身份的率先确立可被视作政治独立的先声。

然而在全球化视域之下，一方面新西兰要继续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认同，《新西兰社会中的体育•全球化与运动》（Jackson.S 2007）一文指出，新西兰文化当下将自己放置在后殖民语境中，定位于亚洲-太平洋区位，致力于割断事实或想象中的殖民主义脐带。；另一方面又感到在美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切断了英伦血脉新西兰文化显得有如浮萍。对抗铺天盖地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最佳办法是依赖本土深厚的文化传统。然而新西兰这样一个刚刚过完自己100岁生日的年青国家，正处在民族融合并形成新西兰民族的历史时期，正处在构建和反复调试国家身份的过程中，正处在创造和构建自身文化传统的关键期，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入侵使得新西兰对于自己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转换面临着失范，位移乃至于被外来文化吞噬的危机。全球化为新西兰国家身份的转型提供了无数种路径和模板，同时也带来了深切的困惑和焦虑。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新西兰在全球化视域之下，国家身份的建构和转变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对现实语境的分析回到形而上的思考。国家身份处境的困惑必然带来国民个体身份的困惑；其集体认同的焦虑必然投射到个体的不安。而全球化视域之下的SEVENS所能起到的作用正是通过不分文化传统的笑来缓释这种同质化和异质化的冲突矛盾；用充满欢乐的笑来忽略清晰地身份界定，抵御深切的身份焦虑；用全民性的笑来获得一种国家的集体认同——这正是SEVENS这一狂欢式的体育文化文本所具有的哲学价值，也是巴赫金“狂欢救世”理论在全球化视域之下的一个力证。

四、媒体文化视角下的内部裂缝

上文由狂欢节的“笑”入手，反观“笑”的对立面呈现的社会整体和细部的多重焦虑。分析了在全球化视域之下，新西兰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身份的处境和焦虑，以及SEVENS这一狂欢化的体育文化文本所起到的缓释作用。下面，将深入新西兰社会内部，选取媒体文化视角，分析多元文化的冲突、张力和妥协。为何选取媒体文化为视角，首先是因为媒体文化和体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育对于媒体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世界范围内，报纸投放了15%到20%的版面给体育报道，这远远高于公众生活的其他领域，如经济、教育和健康。（Bruce,T Falcous,M &Thorpe,H 2007）”;而媒体对于体育文化的意义更为显著：绝大多是的体育观众都不能亲临现场，只能通过相机、摄影机、卫星信号和电视观看比赛。摄影的视角，评论员的评论无一不是媒体霸权的体现。正如Kirk(1993)所说“媒体文化并不仅仅是消费然后丢弃，而是运用到建构个人身份认同中去……媒体提供的材料不是被动地被吸收的，而是积极地充当了人们形成自我认知的原料，定位社会处境的参照物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的基础……”回想前文所述1905年各大报媒“全黑队”英伦之行的报道，专门突出了在“宗主国”本土的胜利。这是多么精心而饶有政治意味的视角。字里行间潜藏的都是新西兰对于英国殖民霸权的正式宣战，政治独立的宣言呼之欲出。即使可以亲临现场的观众，眼球也会被球场四周挡板上的赞助商广告、球员衣服上的赞助商广告吸引；次日电视报纸不断复现比赛现场的精彩画面，大量的技术统计，以及球员教练访谈，大量的评论员文章，既弥补了观众视力和体育常识的局限，也重塑了观众的认知。加之前文提到的全球化中，文化的输入和输出无一不是以传媒（电视、网络、报纸）为载体的，因而，几乎没有可能离开媒体视角来分析体育文化。

但是，我并不认为，媒体文化只是单向的霸权，而将观众视为没有识别和判断能力的，被动的，没有个性的接收器。英国伯明翰学派注重进行观众研究，他们用了“编码”和“解码”的概念来描绘观众和媒体文化文本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媒体文化改变着观众的意识形态，而观众的读解和接受，或者是文化口味，也深深影响着操控摄像机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种双向互动，许多媒体文化文本都无法被定义为“保守的”或“激进的”，它们均设法用两条腿走路以最大限度的吸引受众，因而常常把大量不同的意识形态糅合在一起。詹明信认为，焦虑和希望是同一种集体意识的两种面孔。因而从媒体文化中搜寻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性的契机的双重眼光是举足轻重的（凯尔纳，2004）。我以媒体视角分析SEVENS这一狂欢化的体育文本，就希望通过凯尔纳倡导的“多元文化性”的分析法，审视媒体文化本身给体育文化带来的焦虑；解读有关性别、族群的标签，体现文本中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紧张感构成的张力，最终回到这些焦虑投射到SEVENS这一狂欢化文本中的体现。

首先，传媒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广大的观众提供文字、图像、声音等多媒的路径，并且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形成了真正的覆盖全球的体育文化网络。另一方面，正如Bruce, T （2007）一文所说“体育的传统和特质已经被愚蠢的商业主义粉碎和取代。新西兰‘Super 14’和‘全黑测试赛’被放到晚上以配合新西兰收视率的黄金时段同时也赶上欧洲早餐时间，使得海外收视率实现最大化。批评者认为，夜间对于橄榄球运动本身是不适合的，诸如过冷的气温和深夜的交通对于观众和球员都不利。同时无法指望用沾满露水的潮湿的橄榄球打出精彩的比赛。”这样的批评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对于体育方式被大众传媒钳制的焦虑，人们担忧体育从属于商业，甘愿放弃追求极限和超越的精神内核，转而去满足于电视的需求。

其次，传媒视角中的体育文化无可避免地引起了两性的紧张关系。新西兰学者借用了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分析统治阶层展现和维护自己对于从属社群的文化霸权。Connell(2002)提出了性别秩序（Gender Order）
来观察新西兰体育文化中体现的两性权利结构。传媒体育对客户群有着清晰定位，即赢得18-45岁，有足够的收入购买广告产品的男性观众（Jackson & Andrews 2005）——在社会文化领域拥有霸权的阶层。 比如在大量的橄榄球报道中，伴随着对“硬汉”形象的强调，暴力、体能强健、吃苦耐闹、忍痛战斗等元素都运用于强化男性主义（Masculine）
的主流意识形态（Bassett 1984; Pringle 2001）。实际上，在新西兰的传统中，橄榄球运动不仅参与了男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如上文提到过的早期国家身份认同，实际是男性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即“橄榄球，赛马，啤酒”——并且推动其“合法化”和“自然化”。在早期殖民者的社会中，男性主义霸权非常显著——妇女不仅仅没有政治权利，她们在社会中同样处于从属地位，几乎是被动地参与她们国家的文化（Andrews 1996b）。而橄榄球运动被视为是“男性的自留地”。“时至今日，虽然世界经历了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甚至进入了“后女性主义”时代，而新西兰的体育依然是男权社会的最后一块堡垒。媒体视角下的体育是男性主导，女性参与的，但绝大多数情况是边缘化的参与。有些橄榄球杂志不提供关于世界冠军Black Fern队（现新西兰女子橄榄球国家队）的报道，反而刊登了一些裸体女模特的图片，她们的身体被喷绘上橄榄球队的代表色（Bruce,T 2007）。正如Ferguson (2004)所言，“当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进入广阔的体育领域，一百年过去了，这种精英主(Elitism)和沙文主义(Chauvinism)依然存在。”又如Jackson & Mackenzie(2000)的描述“橄榄球运动其身体冲撞甚至是暴力本质之上，有更多的对于暴力的符号化表述，比如通过赛前的HAKA表演。这一表演模拟球员勇往直前地比赛，浴血奋战，并展示展现他们的血和绷带，如荣耀的徽章，指明了比赛中的运动员和战场上的士兵联系。”

即使当今新西兰女子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女性仍然鲜有涉足拥有控制权的某些核心角色，比如体育组织高级官员，比如教练：[image: image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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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幅照片可以被视为SEVENS中男性主义的经典再现。两幅图都是都是一位男性居于中心位置，被一群女性环绕。无论扮演男性白人警察被一群女警献吻的图景，还是右边变相怪杰左拥右抱阳光美女，男性脸上夸张化的笑容体现了对于一夫多妻制的、永恒的、稳固的男权主义的幻想。同时，这种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为外围的经典程式，提醒着我们体育文化的现行权力结构，并突出地体现在白人男性教练和女性队员的关系中。根据福柯（1983）的观点，权力（Power）关系是一个人用自己的行为指导他人的行为，教练就典型地充当了指导球员行为和动作的角色。2006年，在79位出席在墨尔本举办的“英联邦国家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的新西兰教练中，仅有24位为女性。女性被视为不适合教练工作，她们不够强硬，她们参加世界顶级赛事的经验不足，她们高水准的管理和商业技巧不足。

媒体对于男性运动员的更大比例的报道强化了男性主义的的性别秩序（如表1），甚至于对于女性运动员的报道也强化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一般来说，成功的女性运动员，如果符合主流文化意识对于女性身份的构想，即异性恋同时拥有迷人外表，容易获得更多的报道。媒体视角还通过区分“橄榄球”和“女子橄榄球”来为体育文化烙上性别印记(Bruce,T 2007)。

	表一 新西兰媒体体育报道的性别构成

	调查年份
	分析媒体
	男性%
	女性%
	其它%
	资料来源

	1980
	2份报纸
	83
	11
	6
	Cooper(1981)

	1984
	一个电视体育新闻
	69
	13
	6
	O'Leary&Robert(1985)

	1987
	四份报纸
	83
	9
	8
	Aston(1987)

	1992
	六份报纸
	76
	12
	12
	McGregor&Melville(1993)

	1992
	三个电视体育新闻（冬季奥运会）
	68
	20
	12
	Ferkins(1992)

	1992
	两个电视体育新闻
	79
	9
	12
	McGregor(1994)

	1993
	一个电视体育节目
	82
	8
	10
	McGregor&Melville(1995)

	1996
	六份报纸
	80
	4
	16
	McGregor&Fountaine(1997)

	1998
	六份报纸
	74
	11
	15
	Fountaine&McGregor(1999)

	2002
	一份报纸
	72
	14
	15
	Chapman(2002)

	2004
	一份报纸（夏季奥运会）
	65
	17
	19
	Bruce&Chapman(2006)

	注：其它表示混合性别报道（既有男又有女）或者中性报道（即无关性别，如体育场建设等）

	    所有数据均取了近似整数值

	    本表转引自《新西兰社会中的体育•大众传媒和体育》一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表1
  尽管新西兰体育文化中的男性主义仍然居于霸权地位，但是，世界女子体育不断发展突破，俄国跳高女王伊辛巴耶娃刷新世界纪录的速度超过了任何男性运动员。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新西兰体育的男性霸权，不可能避免女子体育一波接一波的冲击。当男性骑师为52公斤体重标准（赛马要求骑师体重低于52公斤）而烦恼不已时，2005年，新西兰女性赛马骑师Lisa Copper 刷新了单赛季获胜场数记录。2008年奥运会上，新西兰护旗手是一名萨摩族女运动员。在新西兰取得的3块金牌，有两块由女性运动员摘得（女子铅球、女子双人双桨）（资料来源：新浪网体育频道）。2003年Annika Sorenstan宣布不管她的女性性别，她将参加PGA巡回赛（世界顶级职业男子高尔夫球赛）。虽说“男性主义”在体育文化中还不至于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对于诸如“男性身体天生更适合体育运动”的公理的质疑，对于“女性的角色就是为男性胜利者欢呼鼓掌以作为奖励”（顾拜旦in cameron 1901），“女性运动有损于美学原则”（顾拜旦in Cameron 1908）等延续百年的定义的反感，对于两性运动的刻意分野的跨越，使得媒体对于男性主义的伸张愈发像在补救男权社会已经渐渐失去的领地。

在女性体育的冲击之外，媒体体育的男权主义也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的自我拷问和怀疑。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社会调查都反映了媒体编织的“男性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根据Messner (1992)，美国足球运动员的平均寿命比普通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短15年；美国大学中的男性运动员更倾向于参与暴力和性犯罪（Crosset, Benedict & McDonald 1995）；在电视播放全黑队比赛期间，新西兰国内暴力犯罪率上升（Jessup 1999）；很多杰出的专业橄榄球联盟和联赛运动员由于媒体报道暴力行为、公开酗酒、赌博问题和性骚扰指控而声名狼藉。由此，媒体在体育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显得扑朔迷离，既明显地包含加固男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时也蕴藏了男性主义彻底崩溃的危机。不过，体育文本中包含的两性冲突和媒体的双重作用反证了在本章开头我引述的，凯尔纳要求从大量意识形态杂糅的媒体体育文化文本中搜寻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契机的批判性研究的重要性。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男性主义的加固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冲击；男性身份认同的确认混杂着对于男性主义的深切自我怀疑。两性关系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一个最重要子集，其冲突反复在体育文化文本中复现；人们在参与体育文化之时，不可回避地感到巨大的张力和焦虑。女性不满于体育作为男权社会“最后的堡垒”排斥着更高程度的平等；男性忧虑伴随着“男性主义”的衰落，自我身份认同的失范。这样的焦虑在SEVENS中有着显著的体现，SEVENS狂欢的队伍中，既有现行的性别秩序的夸张化复现；也有对于日常性别秩序的肆意践踏和尽情嘲讽；还有对于两性紧张情绪的“狂欢化”的缓释和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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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幅SEVENS狂欢现场照片体现了对于男女性别和性别秩序的反转和消弭。左边身着女性内衣的男子形象在SEVENS现场并不鲜见，而且男性身着女性服装的比率远远高于女性身着男性服装的比率。左图男子正面身着男性西装，头戴礼帽，而背面则是由女性内衣联接，这一男女性身份合一形象，人前是符合日常规范、甚至于过于正统的装扮而人后是出位的、充满色情意味的、异装癖的装扮；充满创意地跨越了人为男女角色分野，也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所有日常行为规范和主流意识形态；更体现了SEVENS“狂欢节”的作用——“转过背去，暴露日常规范压抑的野性”。
再次，传媒视角中的体育文化还面临着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自从1840年欧洲殖民者与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签订了《怀唐伊条约》，确认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同时确保毛利人享有一系列政治和文化自治权开始，新西兰的历史文化就被打上了“多元文化”的烙印。随着毛利、太平洋岛屿和亚裔等少数族群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据预测道2021年少数族裔人口将占新西兰人口总数的39%，资料来源：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01），根据新西兰人权机构2004年所做的调查报告，种族关系排在新西兰人关心的一系列问题的第一位（Palmer, F 2007）。在媒体视角之下，新西兰体育文本中的种族问题主要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是媒体对于少数族裔运动员的刻板印象被质疑在后殖民时代依然带有典型的沙文主义色彩；第二是少数族裔运动员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断挤占白人男性运动员（霸权阶层）的空间，导致了他们对于体育界“棕色化 (Browning)”
的恐慌，进而对白人文化优越感逐渐丧失而产生的焦虑。

    擅长体育被视为毛利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毛利体育的成功案例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毛利人和毛利文化的媒体形象。媒体反复播放毛利运动员在比赛中展现强健体格和过人的身体素质的画面；宣传毛利运动员荣归故里、光耀门楣的图景，以及这些运动员由于体育成功给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大福利的后续报道将毛利人（包括太平洋岛屿族裔）的媒体形象紧紧地和体育栓在一起。仿佛毛利人为体育而生，毛利人只能通过体育才能成功。媒体体育在报道运动员时，根据他们不同的种族背景有着不同定位。球队中操劳的领袖一般是白人；而有色人种则更多关注其出色的身体素质。比如澳大利亚Foxsport网站（2003）对于新西兰橄榄球队“战士队（Warriors）”的报道：“新西兰战士队准备引进一些澳洲球员。我们听说这个俱乐部对于球队严重的“波利尼西亚化”不胜其烦，想要加入一些澳洲人的头脑。这家俱乐部2002年取得了优异战果，这归功于澳大利亚老资格运动员Kevin Campion和Ivan Cleary的辛勤训练和坚毅战斗。毫无疑问，波利尼西亚人是天才的球员，但是他们中的一些时不时地要稍微越轨给教练带来麻烦。他们手上拿着球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聪颖灵活，但是球队资料表明，他们有时对于训练和比赛本身并不感兴趣”诸如此类的报道不断强化人们对于少数族裔球员的刻板印象：即具有天生的运动能力，然而，与白人球员相比，显然缺乏坚强的意志、辛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和奉献的精神。    

这种单一化的，刻板的，强调身体而非心智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依然是霸权阶层对于少数族裔的、充满偏见与优越感的构想。正如James和Saville-Smith(1989)所说，“强调毛利人（包括太平洋岛屿居民）在体育运动中的优越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掩饰他们作为少数族裔在新西兰社会中的不利地位的策略”；又如Hokowhitu(2003)表明，“对于毛利人作为运动员的自然而然化，通过突出他们与生俱来的体质优势，助长了对于毛利人的统治和压抑。这种“新沙文主义”直接造成少数族裔的反感和拒绝，使得许多少数族裔运动员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严重障碍。根据Hirini和Flett（1999）对毛利橄榄球队的调查，95%的球员具有毛利身份，然而仅有42%的球员承认自己是毛利人。很难想象，如果毛利人都拒绝自己的毛利文化背景，新西兰还如何为本国文化打上多元的标记。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媒体体育对于少数族裔的体育成就的大幅宣传实际上是带着欣赏的面具将毛利人的媒体形象、社会认同和社会角色单一化、固定化，企图借此来稳固白人的权力优势。这样既违背了《怀唐伊条约》中宣称的新西兰多元文化的国家身份所要文化平等性；同时也与新西兰对自身“后殖民时代”的身份定位相矛盾。

尽管媒体更多地为白人统治阶级代言，但是，在体育领域中，少数族裔越来越出色，甚至于有着挤占和取代白人核心地位的趋势不容忽视。紧张的白人将这样的趋势称为“棕色化（Browning）”。2004/05赛季，毛利男运动员Michael Cambell赢得全美高尔夫公开赛冠军；全黑队队长有着萨摩血统；2004年雅典奥运会新西兰旗手为萨摩族女性。截止2005年4月13日统计数据，新西兰英式橄榄球中毛利裔运动员比例为43%，波利尼西亚裔运动员为18%，而欧裔运动员为39%；在橄榄球联赛中毛利裔运动员比例为28%，波利尼西亚裔运动员为58%，而欧裔运动员仅为14%。也就是说在橄榄球赛场上，棕色皮肤的少数族裔比白人更常见（资料来源：New Zealand Academy of Sport carding system）。这项由欧洲殖民者带到新西兰的运动正在“棕色化”。2010年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决赛在波利尼西亚队和斐济队之间进行，最终斐济队获得冠军。新西兰本土球队甚至没有进入决赛。对于体育成功被视为个人和国家成功的最高标志的新西兰，白人在橄榄球运动中渐渐地淡出，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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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VENS的狂欢队伍中，同样有很多白人身着毛利或太平洋岛屿民族服装，同时把皮肤涂成深棕色。面对着赛场上球员的“棕色化”带来的身份焦虑，通过在狂欢节中让自己（观众）也实现“棕色化”而得以排解。我们在SEVENS观众中看到白人男性将自己装扮成女性、有色人种。一方面可以视作对于日常身份——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织者、践行者和捍卫者的逃离；另一方面可以视作，新西兰社会内部，与霸权阶层对抗的各种力量冲击对抗之下，白人男性的自我调节。他们通过对自己身份的模糊化来求得一种超越性别与种族的认同感；他们通过体验其他社会角色来反观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角色。这种对于日常性别秩序、种族秩序的反转，通过各种夸张怪诞的符号、服饰和行为举止，实现了对于新西兰内部裂缝的暂时性弥合；对于内部压力的暂时性释放。

上文通过对于SEVENS图景的社会学、哲学化解读；透析了SEVENS作为“狂欢化”的体育文化文本，反映了新西兰位于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处境、媒体视角下新西兰内部多元力量交织构成的张力，以及SEVENS在内外焦虑、紧张关系中起到的解构日常秩序；同时建构更统一更理想也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世界图景的作用。

五、狂欢体育的精神救赎

    本文以惠灵顿SEVENS橄榄球锦标赛为体育文化文本，致力于进行凯尔纳提倡的、多重视角的语境化研究，涉及性别、种族、全球化、媒体、身份认同等当今社会文化研究最关注的话题。并不满足于仅限于社会学理论的视角，引入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以求得社会文化研究视角的拓展。并且，通过在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实践，充实巴赫金文学理论。以其他社会学理论，如凯尔纳的“批判研究”和新马克思主义注重文本中双向的权力的争夺和妥协来弥补巴赫金“狂欢理论”仅仅将狂欢作为对抗性力量的片面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仅仅可以有效地纠正我们对于狂欢节语境下人们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的误解——将其怪诞风格看作是低级庸俗的滑稽形式,或者把它理解成针对社会中个别阴暗面的一种讽刺形式——保证狂欢化的文化文本也能够得到严肃的、学术化的读解。同时，狂欢化的解读SEVENS能够透过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形象、社会学标签和冲突力量，获得对于狂欢人群的精神状态的宏观把握。在这一部分我将致力于论证SEVENS文本中缓释的新西兰内外的分裂和危机，实际上可以推广到人类和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的分裂和孤独感。狂欢化的体育文化文本具有疗救人类精神困境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之所以说新西兰内外的分裂和危机可以推广到人类和每一个个体，是指性别、种族以及权力等问题，是超越国界和历史的永恒难题。这样的问题根植于人类理性导致的，“我”与“世界”的分离。狂欢体育正是与日常理性手段相异的人类社会的自赎：对于人类社会总体来说，理性知识将人类打上性别、种族、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等标签，从而让统一的人类逐渐分离乃至对抗；而SEVENS狂欢队伍中的人尽力抹杀掉这些历史和理性强加给人的标签，摆脱占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必须的枷锁，揭露出这些构建物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超越现存世界虚假的惟一性、无可争议性和不可动摇性,揭示完全另一个世界和生活制度的可能性（梅兰，2004）。对于个体在世界中的地位来说，理性要求个体有清楚地个体意识，分得清自我和他者，尽力伸张自我个性；而SEVENS的狂欢者们尽情地逃离自我身份，尽量地体验他者的身份，从而让我与他的界限模糊。通过否定自我从而实现了自我融入他者，融入世界整体，获得理性原则所无法带来的归宿感。
根据梅兰的观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关系世界。日常理性主导的是对象世界，即将世界分为“我”与“非我”，以我为主体去看待和处理非我；而狂欢正是要从对象世界步入关系世界，我只是整个世界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整个世界由充满了生机活力的多向关系构成。人不再被我与非我；主体与对象的划分所束缚；可以暂时不再相互疏远。理性社会中的多重冲突张力，也许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在关系世界，也就是在狂欢节语境下，这些“我”与“他人”；“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早已不成其为矛盾。虽然狂欢节在理性精神主宰的世界里，只能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一种临时性的语境以感受逆理性的世界图景。人们不得不一次次进入这个语境，又一次次退出，但在狂欢化的体育文化文本中，“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从而呈现出完整世界、解放人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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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文献研究参看附录参考书部分。


� “语境化”的文化研究即从现存的当代文化和社会的现实斗争的角度来读解文化文本，把意识形态的分析置于现存的社会-政治的争论和冲突中，而不是仅仅涉及哪些被假定是铁板一块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或某种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操纵或统治本身的大众文化模式。凯尔纳.D（2004）


�  “狂欢节”这个词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它们起源不同,时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间节日游艺的某些普遍特点……各种不同的民间节日形式,在衰亡和蜕化的同时将自身的一系列因素如仪式、道具、形象、面具,转赋予了狂欢节。狂欢节实际上已成为容纳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藏器”或代表。巴赫金.M..M（1998a）


� “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它“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人,也使人接近人了”,它欢呼更替演变和相对,反对恐惧、教条和官方。巴赫金.M..M（1998b）


�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用以解释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文化流动。文化帝国主义的关键元素是，本土文化在外国文化的侵蚀下逐渐消失；并且产生了了同质化的倾向，并出现了全球性的文化产物 (Collins, C 2007)。


�性别秩序（gender order）性别关系是活性的社会结构，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如学校、体育运动俱乐部，而不断妥协。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性别关系的总和的形态被称作性别秩序，现行性别秩序是由男权主义主导的(Collins, C 2007)。


�男性主义（masculine）社会学家对于男性性别特征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既有既有生理层面也有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涵义，广泛用于探讨两性关系和性别秩序。


�棕色化 (Browning) 少数族裔的肤色，代指少数族裔运动员逐步成为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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